作者： 俞小明 


前目 

本作品 是一部 虚构的 近代言 情历史 小说， 故事含 沙射影 地道出 了上个 
世纪 40 年代 的历史 变迀， 几 位主人 公纠结 着自己 的历史 问题， 因为 
顶 着一个 「汉奸 罪名」 而惶 惶不可 终日， 最终， 侍女小 倩为了 报答碧 
城小 姐的恩 情选择 了牺牲 自己， 书 中展现 了几位 主人公 的情感 纠葛， 
不仅故 事趣味 可口， 也有 许多值 得人们 思辨的 地方。 

序 

说起与 作者相 识有些 时日， 这期 间多谈 论创作 之道。 今有 幸为其 
提序， 心之 快矣。 

我并非 故作文 言状， 只 是忽而 想起， 觉 得这其 中乐趣 诸多。 既以 
如此， 那便 先来谈 作者， 我 觉作者 对本文 的态度 可谓之 认真， 于创作 
期间， 其改过 多稿， 甚 有推翻 前作， 能 做到如 此实属 不易。 

依我 之见， 其 从前之 作品可 不看， 但这 部不看 也许是 种损失 。虽 
本文也 有不足 之处， 但与之 前作品 相比， 是有 进步， 与 不同之 处的。 
于作 品我不 必过多 言语， 大 家看后 便知， 相信 会有所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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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 物介绍 

汪 兆铭： 汪 伪政权 的二号 人物， 职衔： 副主席 
胡 兰成： 汪副主 席的笔 杆子， 日伪 时期的 X 报社 社长。 
汪 碧城： 汪副主 席的外 甥女。 

小倩： 汪碧城 侍女。 

张 爱玲： 胡 兰成的 妻子。 

陆 曼贞： 胡兰成 曾经的 情妇。 


毛 啊四：  76 号特务 
南 一辉： 日本 思想家 
祝 鸿才： 警局老 油条。 


突 入袭来 的秋风 比历年 来的都 勤快， 落叶愁 闷似的 萧落了 下来， 几片 


长叶 滚着地 儿时停 时走， 猛 地大风 搐来， 一群落 叶在空 中扑腾 翻滚， 
终 究卷入 尘封的 世界。 

树 叶发出 「沙 沙」 的摩 擦声， 像 针刺一 样贯入 兰成的 耳根， 兰 成的内 
心感 到局促 不安， 手 臂麻木 不觉， 于 是乎抡 了几回 胳膊， 抖了 抖笔， 
方 才摊开 纸笔， 拟下 明日报 讯头版 标题： 主席政 躬日臻 健康， 喜讯传 
来满巷 欢腾。 

这时门 「咿咿 呀呀」 地发出 声响， 时而发 出胡琴 似的低 长音， 胡兰成 
无端 觉得那 是一种 呜咽， 心情骤 然忐忑 起来。 只见 他直起 身来， 走到 
门后， 手 指拢住 把手猛 地拉开 插销， 只觉一 道红光 透过门 缝洒进 屋里， 
这 光线虽 然没有 白天的 日头来 的咄咄 逼人， 却也 逼人摆 出遮蔽 光线的 
手势。 


胡兰 成微睁 双眸， 透过门 缝瞧见 外面的 晚霞倾 红了半 边天； 索 性敞开 
了门一 脚踏出 沿阶， 见 走廊四 周万籁 俱寂， 这 才眺窗 望去， 只 见一只 
孤 骛逐着 那轮铜 饼似的 火烧， 甘 愿化为 一颗天 际间的 黑子， 煙 灭于夕 
阳的余 辉下。 


兰 成看得 透彻， 心中 油然升 起一股 离情别 绪的惆 怅来， 内心感 慨这日 
头哪有 不落的 道理， 他的神 情象是 在须臾 什么， 这时， 电 话铃声 「叮 
铃铃」 地不绝 于耳， 兰 成晃了 晃神， 回 到伏案 桌前， 不 慌不忙 地撩起 


电话， 只听 到电话 那头传 来一阵 嘶哑的 声音： 是兰 成吗？ 

胡兰 成的心 「咯 噔」 了 一下， 心跳 似乎循 着铃声 到了嗓 子眼， 胡兰成 
从一 只手抓 电话改 成了双 手托举 ：是， 我是 兰成， 紧接 着又无 趣地问 
道： 汪 副主席 的身体 可好痒 些了？ 

汪兆 铭没有 作声， 兰 成心中 思忖： 「瞧着 一言不 发的阵 势想必 不是什 
么好兆 头，」 电话 的那头 许久才 传出汪 副主席 的柳州 官腔： 「我 的旧疾 
你是晓 得的， 现在说 这些已 经为时 己晚， 若还有 的治， 我亦无 须远赴 
东 洋。」 话说到 此处， 汪 兆铭便 悲不绝 于心， 唏嘘了 几句， 胡 兰成自 
知 汪副主 席时日 无多， 不觉两 行热泪 扑簌簌 滚落了 下来， 滴在 自己的 
「虎口 穴」， 兰成哽 咽道： 主 席只需 静养。 用不了 多日， 身体 必无大 

主 

o 

汪 兆铭平 复了下 情绪， 说道： 兰成， 我有一 事要嘱 托你。 

胡兰成 毕恭毕 敬地回 应道： 主席 请说。 

汪兆铭 说道： 我不在 期间， 希望你 好好替 我照顾 碧城， 碧城是 我的外 
甥女， 想必 你是知 晓的， 现 在是战 时统治 经济， 物资配 给难免 紧张， 
我 是晓得 你的难 处的， 己 经命令 「一区 公署经 济处」 帮 你多要 了一些 
物品 配额， 方便你 的生活 所需， 这 样一来 你就可 以少操 点心， 如果还 
有什么 困难， 你 尽管提 出来， 我能 替你办 到的必 然竭尽 所能。 


胡兰 成的眼 角噙着 泪花， 他还 想说些 什么， 却如鲠 在喉， 亦无 从继续 
说下 去了， 汪兆铭 见胡兰 成默不 作声， 随 即挂了 电话。 


(二） 

翌日 ，国 民政 府宣传 部王干 事携着 碧城的 行李， 衔 命来报 社找胡 兰成， 
胡兰 成初见 碧城， 乍 看愈发 觉得象 是从东 洋来的 学生。 可能受 到东洋 
人的 教化， 穿着 打扮透 着东洋 女生的 灵气， 穿 着一件 红白条 纹的单 
长衫， 风格 却是日 式的， 头 上打个 红绸蝴 蝶结， 一头如 墨的中 发札成 
马尾 辫子置 在脖子 一边， 刘海 点缀着 眉尖， 显 得若隐 若现， 高 瘦清冷 
的面庞 透着隽 秀气， 相貌亦 是有圆 有方， 圆的是 乌溜溜 的一汪 秋水， 
方的是 那框青 春的轮 廓线。 

胡 兰成亲 切的关 怀道： 我 已经让 王干事 帮你张 罗了一 间房， 就 在沿街 
「姚 宅石 库门」 的巷 子里， 那里是 一处三 合院式 的近代 民居， 地方显 
得 宽敞， 我 已经和 「洋行 协理」 梅珍 夫人谈 妥了， 租期 三年， 她听闻 
是碧 城小姐 要住， 心 中是一 百个愿 意的， 房间内 还特意 布置了 一架钢 
琴， 说是 久闻碧 城小姐 在文艺 界颇负 盛名， 能弹奏 些好曲 子来， 所幸 
就 把这架 钢琴留 下了。 


碧 城笑而 不语， 只是低 着头自 顾坐了 下来， 也 不称呼 先生。 胡 兰成又 


把目 光投向 小倩， 说道： 想必 这位是 小倩姑 娘吧！ 

小 倩那张 观红瘦 小泛黄 的脸看 上去象 是从贫 苦家庭 出来的 孩子， 穿着 
一件略 显宽大 的蓝绸 夹袍， 那个年 代的女 娃吃不 饱饭是 再也家 常不过 
了， 因此 青春期 没有发 育好， 穿什 么衣服 都给人 一种平 面镜的 感觉， 
胸部亦 是没有 玉笋一 般的隆 起状， 小 倩捋了 捋一旁 肩边的 辫子， 称呼 
道： 先生。 

胡兰 成旧话 重提： 我听内 政部的 人说， 汪 副主席 的外甥 女才华 横溢， 
不仅 会吟诗 作画， 还是 有名的 钢琴演 奏家。 一边 说着， 一边 「低 头猫 
腰」 从 桌下掏 出一个 暖热水 瓶来， 先是沏 泡了两 杯茶， 算是给 两位姑 
娘的 周到。 

小 倩兴奋 地连连 点头， 兰成本 不是夸 她的， 她却自 个儿兴 奋起来 ，说 
话声 音底气 十足， 一看 就是直 性子， 肚子里 到底是 藏不住 话的， 小倩 
迸出 话来： 那是， 也不 看我家 小姐是 谁的外 甥女， 她最 擅长的 就是钢 
琴 独奏， 还有 ...... 话说到 一半， 只见碧 城皱了 邹眉， 投去 怪罪的 眼神， 

小倩这 才欲言 又止。 

兰成食 指扣住 杯柄先 是迎面 递予一 杯给碧 城奉上 ，碧城 矜持地 恭迎了 
上去， 双手礼 貌的捧 住茶杯 的搪瓷 外壁， 胡兰成 眼睛直 勾勾地 盯着碧 
城 的英容 相貌， 未曾料 想这茶 杯不亦 久端， 碧城端 久了难 免掌心 发烫， 
于是 咳嗽了 一声， 胡 兰成这 才把手 一松。 


他 又递予 一杯茶 水给予 小倩， 小 倩接过 茶杯， 吹 了吹杯 中的水 蒸气， 


也 不讲宄 喝茶的 学问， 囫 囵闷了 下去， 连口茶 叶渣都 不剩。 胡 兰成瞧 
时候不 早了， 说道： 午 餐时间 到了， 不如我 们找个 馆子先 吃饭。 

碧 城轻声 说道： 不用麻 烦了， 我 们方才 在路上 吃了些 点心， 不 如叫辆 
黄 包车直 接把我 们送到 住处就 行了， 我 们自个 儿煮面 条吃。 

小倩的 肚子袭 来一阵 一阵的 「咕噜 咕噜」 声来， 兰成 说道： 想 必小倩 
姑娘 是没吃 午饭的 缘故。 小 倩的脸 蛋涨的 通红， 显 得很难 为情， 终宄 
肚子是 不会说 谎的。 

兰成 笑道： 吃过就 吃过， 没吃 过就没 吃过， 不必在 我这里 客气！ 

小 倩回过 头去， 瞥 了一眼 碧城， 碧 城面露 些许的 难色， 说道： 外面也 
没有我 们爱吃 的菜， 到 是怪想 念大黄 妈做的 「君踏 菜」， 这菜 与笋丝 
咸菜 ^ 起做 羹很鲜 美的， 只可惜 她没随 我来， 要 不然让 她备些 来才是 
好的， 一 同煮了 大家分 了吃。 

小 倩跟着 应道： 想 必这里 是没有 的了。 

胡兰成 笑道： 这道 「君 踏菜」 虽 说这里 没有， 倒不如 我讲一 个和这 「君 
踏菜」 有关的 故事， 不妨吊 吊二位 小姐的 口味。 

一 听到讲 故事， 小倩来 了劲， 努嘴 小嘴巴 说道： 你讲的 故事必 须得打 
动我 们喔， 要不 然我们 家小姐 可是要 拿你是 问的。 小倩 端坐了 姿势， 
挪了挪 屁股， 摆出一 副慈禧 太后看 大戏的 样子， 碧城瞧 这丫头 平日里 
也是被 她惯坏 了的， 也不分 场合， 见 谁谁都 「人来 熟」， 碧城 拿她可 
是一点 办法都 没有， 又 心想： 眼前的 这位胡 先生据 说是舅 舅的笔 杆子， 
想 必是满 腹经纶 的了， 不 如借此 机会听 他说上 一番， 也 好让我 瞧瞧他 
的 学识和 修养配 不配做 舅舅的 「文 胆」。 


兰成 微微向 二位姑 娘点头 示意， 又摆出 一副说 书人的 样子， 字 正腔圆 
地娓娓 道来： 话说 北宋徽 钦二帝 被金人 掳走， 钦 宗之弟 康王赵 构仓皇 
南逃， 路经江 南名曰 洪塘的 地方， 金 兵穷追 不舍， 幸得 有一户 农民三 
男一 女阻拦 金兵， 康王得 以虎口 脱生。 康王即 位后， 便 在路经 此地的 
石桥上 取名为 「留车 桥」， 这个村 子也叫 「留车 桥」， 被 康王车 驾践踏 
过的 一种蔬 菜就叫 「君踏 菜」。 

碧 城莞然 一笑， 站起 身来鼓 掌道: 不愧是 先生， 到底肚 子里是 有学问 
的。 

胡兰 成听到 「先 生」 二字， 会心 一笑， 说道： 惭愧， 惭愧， 汪 副主席 
才是当 世的大 才子， 其诗堪 称当世 一绝。 

碧城的 脸色突 然沉了 下来， 说道： 只 可惜他 写的诗 意象太 过悲怆 ，都 
说 「诗 言志」 我 看舅舅 是言他 自己的 「曲线 救国」 了， 他这样 的牺牲 
无非是 想拿自 己的耻 辱换取 「和 平运 动」， 只可 惜我们 都成了 他局中 
的 棋子， 想脱身 却越陷 越深。 

兰成 说道： 不 如我们 先去吃 饭吧， 有 什么话 吃完饭 再续。 

碧城 怨道： 我突 然没了 吃饭的 心情， 我和 小倩先 回住处 去了。 

胡兰 成见碧 城这幅 态度， 沉吟 片刻， 思 忖着： 眼 下时局 不稳， 加上汪 
副主 席病情 恶化， 生 命危在 旦夕， 刚才碧 城小姐 的言下 之意已 经足以 
表明 形势的 严峻。 到 底是明 白了碧 城小姐 不肯吃 饭的缘 由了。 

于是 胡兰成 提着碧 城的行 李箱子 来到客 厅处， 又 吩咐报 馆的汽 车夫准 
备好出 行要用 的车辆 ，一行 人帮衬 着搬行 李箱子 ...... 


渐 远处传 来一阵 隐隐约 约的打 醮声， 瞬间 划破了 寂静的 清晨， 这一晚 
碧城本 就睡不 安稳， 被这 「钟磬 丝竹」 的诵 经声一 叨扰， 愈发 睡不着 
了， 碧城 左眼皮 跳动的 厉害， 心神 被这么 一搅， 脑海里 反倒浮 想起自 
己 奔丧时 候的情 景来， 碧 城不敢 继续想 下去， 于是 闭上眼 睛佯睡 ，却 
始 终辗转 反复， 碧城猛 地从床 上直起 身来， 嚷道： 小倩， 小倩。 

小倩 揉了揉 惺忪的 眼睛， 从后房 出来， 说道： 小姐 你这是 怎么了 ，时 
间还早 着呢， 以 往你可 不是这 样的。 

碧城抓 住小倩 的袖子 问道： 刚才 是否有 听到和 尚的念 经声？ 

小倩 禀道： 我们这 里连个 木鱼都 没有， 谁 会在大 清早做 那么无 聊的事 
情， 又不是 谁家死 了人。 

碧城 紧紧拽 住小倩 的手， 又仔 细听了 一遍， 并未闻 见什么 打醮声 ，这 
才 抒了一 口气， 喃喃 说道： 可能 是我多 心了。 

又过 了几个 时辰， 天 空褪去 微亮的 晨犧， 弄堂里 开始传 来小贩 的叫卖 
声， 和往常 一样， 碧城 先是漱 了口， 洗了 脸面， 吃了南 洋小笼 包子。 
早上湿 气还未 褪去， 却又 下起阴 雨来， 屋内 的空气 不觉令 人窒息 ，憋 
的她 喘不过 气来， 于是碧 城推开 了门， 走 到檐廊 底下， 檐廊的 上梁是 


半 月形的 拱门， 拱 门的正 面刻着 木雕的 牡丹团 锦图， 虽 不及皇 家建筑 
来 的雕梁 画栋， 却不 失工匠 精神， 牡丹 花纹镌 刻在木 梁上， 显 得一片 
欣欣 向荣的 景象， 都说牡 丹代表 祥瑞， 但乱世 纷争， 又何 祥瑞可 言呢？ 
然 而她的 内心却 是枯萎 似的， 碧城 扶着檐 廊的栏 杆低眉 紧蹙， 只见院 
门 外人头 攒动， 一群人 围着小 贩蜂拥 而上， 纷纷 争相撕 扯起报 纸来， 
碧 城忙唤 来小倩 ，道： 快 去外面 瞧瞧， 宄 竟发生 了什么 事情。 

小 倩诺声 而去， 从 报贩哪 里瞧得 消息， 又三 步并作 一步， 从 楼梯间 「扑 
咚 扑咚」 的小跑 上来， 还没 等碧城 开口， 碧城沮 丧着脸 说道： 汪~汪 
先生。 

碧城关 切道： 舅舅怎 么了？ 

碧 城道： 汪 先生仙 逝了。 

碧 城惊闻 噩耗， 不 觉悲由 心生， 只 觉眼前 漆黑的 一片， 象是在 放黑白 
电影， 小 倩的身 影亦变 得模糊 起来， 小 倩迎身 上去， 扶 住碧城 的胳膊 
道： 小姐， 你 这是怎 么了。 

碧 城道： 我 没事， 你快些 替我吩 咐兰成 先生， 让 他务必 帮我张 罗好舅 
舅的 丧事。 

汪兆 铭去世 的消息 很快传 至大街 小巷， 权利 更迭的 时代， 多事的 「二 
战」 很快 进入了 尾声， 同盟国 在太平 洋战场 上捷报 频传， 预示 着汪伪 
们的 时日不 多了。 

汪兆铭 去世的 第二个 年头， 正值 七月十 五鬼节 那天， 每 家店家 的门口 
和 每条弄 堂的前 面飞舞 着纸衣 纸裤， 这仿 佛成了 铁律， 碧城站 在檐廊 
处神 情显得 恍惚， 这 一年她 消瘦了 不少， 谢 绝了一 切登门 拜访的 客人， 


每天只 有小倩 拿着凭 证去外 面兑些 米粮， 碧城也 不过问 外面的 世界到 
底 发生了 什么， 只是不 难看出 小倩近 日来的 表情显 得有些 难堪， 小倩 
走到碧 城的身 边唯唯 诺诺地 说道： 小姐， 外面 的米粮 都涨到 6 万一袋 
了， 你可要 早做打 算呀！ 

碧城 说道： 不是月 底会有 兰成先 生送来 的救济 粮吗？ 

小 倩道： 小姐， 你可能 不知道 外面的 时局， 美国 人在日 本本土 投了两 
颗原 子弹。 

碧 城听小 倩这番 说辞， 默 了声， 自个 儿拖着 沉重的 步子回 到屋内 ...... 

(四） 

毛阿四 猛地闯 进报社 来找胡 兰成， 胡兰 成闻讯 出来， 只 见他的 胳膊上 
挂 了彩， 鲜 血直淌 下来， 滴在地 板上， 凝 滚成一 滩血。 

胡兰 成神情 慌张地 问道： 这是谁 朝你开 的枪？ 

毛阿四 嚷道： 快给我 手巾。 

胡 兰成把 一条白 手巾递 予他， 毛阿 四嘴里 咬住一 端的手 巾猛地 一扎， 
打了个 死结， 那鲜 血瞬间 渗进手 巾染成 血色。 

毛 阿四额 头冒着 汗珠， 粗 喘了两 口气， 说道： 日 本天皇 今日宣 布投降 
了， 虹口道 场的日 本兵气 不过， 拿我们 76 号 出气， 骂我 们是支 那猪， 
还 朝我们 开枪， 不少同 志都栽 在日本 人的枪 口下， 我是 好不容 易才虎 
口脱 生的。 

毛阿四 原先是 青帮的 头目， 后来归 降了日 本人， 做了  76 号的 特务。 


胡兰 成听闻 他的这 桩如实 所说， 身体瘫 软在座 椅上， 胡 兰成显 得六神 
无主， 目 光略显 呆滞， 只 顾着自 说自话 ：快， 快带上 碧城， 我 们一起 
逃。 


毛 阿四回 应道： 带上碧 城一个 女流不 方便， 又不能 做日本 人的挡 箭牌， 
带她 何用？ 更何况 汪副主 席已经 仙逝， 日 本人是 不会买 一个死 人的帐 
的。 

胡兰 成觉得 带上碧 城是有 用的， 以 为日本 人不看 僧面看 佛面， 不过这 
只是他 的一厢 情愿， 于是 说道： 汪先 生待我 不薄， 对我 有知遇 之恩， 
若没有 他的眷 顾就没 有我胡 兰成的 今天。 

毛阿 四无奈 地摇头 说道： 我是 先走一 步了， 我在 乡下还 有几房 亲戚可 
以 投靠， 若你 需要我 帮忙， 到时候 不妨来 找我, 说完一 溜烟就 跑了， 
胡兰成 跑出几 步路， 本想 追回他 还有事 情和他 交代， 他却 到好， 连个 
鬼影 子都不 见了。 

兰 成感觉 自己额 头灼热 一般， 象 是发起 烧来， 这一 日头便 昏昏沉 沉的， 
于是立 即动身 回家， 他 摇晃着 身子踉 跄直入 家门， 只见 院子里 散落着 
丢弃的 杂物和 石块， 门 窗的玻 璃碎了 一地， 心中顿 时冒起 一团怒 气来， 
然而 又不敢 声张， 只能 四处寻 觅起爱 玲来， 发现 屋内没 有她的 人影， 


兰成 急了， 忽 然发现 桌上留 有一张 纸条， 纸上 写着： 兰成， 今 天几个 
不知名 的爱国 学生朝 我屋里 丢起石 头来， 还有人 搬来粪 缸说要 活淹了 
我们， 口口 声声叫 骂打倒 汉奸， 我 己从后 门安全 脱身， 若 要寻我 ，去 
张 妈家。 

时至 深夜， 胡兰 成这才 赶到张 妈家， 爱 玲背对 着兰成 佯睡， 兰 成轻身 
走将 过去， 伏下 身来， 耳语 私鬓地 说道： 爱玲， 我回 来了。 

她假 装没有 听见， 兰成洞 察她的 鼻息， 她的胸 部急遽 起伏， 象 是在吞 
咽 什么不 容许哭 出来的 眼泪， 兰成 用额贴 了她的 脸庞， 湿的那 片飞溅 
入 兰成的 唇角。 

「兰成 你回来 就好」 片刻她 才轻声 唤道， 眼角是 一滴泪 滚落， 重重地 
打湿 在兰成 的额， 兰成心 里觉得 沉重。 她 又转过 身来从 被窝中 伸出手 
臂， 紧紧 的搂住 兰成， 她整个 人都在 颤抖， 却 说不出 话来。 

兰 成宽了 衣裳， 并头 和爱玲 睡去， 这时外 面传来 一阵打 更声， 他像一 
只惊弓 之鸟猛 地翻身 起来， 爱玲 说道： 这是打 更声， 你听 ...... 这时外 

面传来 打更人 低沉的 呼 叫声： 「 家家 户户小 心火烛 ...... 家 家户户 ...... 」 ， 

这声 音有远 及近， 又随着 打更人 的渐行 渐远， 只剩下 孱弱的 余声。 

兰 成回过 头去问 爱玲： 我 们那个 多久没 做了。 

爱 玲道： 我 也记不 清了， 有快 两月有 余了。 

兰成翻 身搂住 爱玲， 咬 了她的 粉脖， 却又觉 得头脑 发胀， 显得 力不从 
心， 兰 成低声 唤道： 我想 明天的 米价要 涨到八 万元一 袋了。 


爱 玲轻声 怨道： 我 们夫妻 恩爱， 你 却说起 米价物 价来， 岂 不令人 扫兴。 
兰 成叹了 一口气 说道： 爱 玲我们 还是离 婚吧， 我给 不了你 幸福， 现在 
时局 动荡， 我又顶 着一个 汉奸的 帽子， 你跟 我是生 存不下 去的。 
爱玲把 身子侧 在床头 一边， 望 着窗户 外的启 明星， 回忆 起孩提 时代的 
情 形来， 儿时 乡下的 仲夏夜 是多么 的美， 夜空时 常星罗 棋布， 如今回 
到 旧地， 却是 一副苍 苍凉的 晚景， 树木 像个秃 头老， 己 经没有 了往日 
的 风采， 屋顶 的瓦片 在夜光 的衬托 下泛着 泪光， 只 有那颗 启明星 ，在 
幽 暗的夜 空中划 出一盏 明灯， 仿佛给 人捎去 希望。 

她 回过身 来抱了 兰成许 久便松 开了， 低 声道： 说吧， 你 有什么 事情瞒 
着我， 以前 从未听 你这样 提起过 离婚。 

兰 成道： 汪副主 席再世 时对我 不薄， 他吩咐 我要好 好照顾 碧城。 

爱 玲狠狠 地拧了  1 把 兰成的 胳膊， 哭到： 你和她 是什么 关系， 倒是要 
这样瞒 着我。 

兰 成道： 是你多 想了， 我 们什么 关系都 没有。 

爱 玲道： 不要 说了， 我 给你时 间让你 做一个 选择， 要么 选择她 要么选 
择我， 你现在 就可以 走了， 反 正我现 在不想 见你， 等你 想明白 了自然 
会回来 找我。 

爱 玲不曾 发现兰 成身体 抱恙， 只见 他穿上 衣服， 在屋内 踉跄了 几步， 
随即轻 声把门 合上， 却不 曾和她 有片刻 留步。 


(五） 


日 本战败 以后， 国民政 府从重 庆还都 南京， 清算 汉奸就 指日可 待了， 
胡兰成 自知不 能连累 家人， 于是 再也没 有找过 爱玲， 而 是自个 儿隐姓 
埋名， 在外边 跑起了 单帮， 置 办些小 生意。 

时 下学潮 涌动， 社会 各界要 求严惩 汉奸的 呼声一 浪胜似 一浪， 国民政 
府立即 成立了 「除奸 警察大 队」， 肆意 搜捕一 切嫌疑 之人， 在 白色恐 
怖笼罩 之下， 胡 兰成处 处谨慎 小心， 有巡捕 几次三 番来询 问他的 过往， 
他却 能瞒天 过海， 几 番化险 为夷。 

然 而碧城 就没有 那么幸 运了， 隔 壁的武 太太有 7 次 和小倩 聊天， 小倩 
心直 口快的 性格自 然是露 了碧城 小姐的 底细， 武 太太毕 竟是见 过世面 
的， 自 知碧城 身份的 轻重， 武 太太自 有她的 盘算， 戡乱 时期， 百姓的 
日子那 叫一个 煎熬， 武太 太不知 道从哪 里得到 消息， 说 是只要 举报隐 
姓 埋名的 汉奸就 可以获 得国民 政府的 奖励， 于是 便起了 歹心， 告发了 
碧城。 

碧城其 实和汉 奸是粘 不上边 缘的， 比起那 些杀人 越货， 逃到大 城市来 
的伪 保长， 伪乡 长们， 碧 城压根 就排不 上清算 对象， 那 些手里 沾满同 
胞 鲜血的 汉奸， 但凡 有点关 系的， 熟络 下人际 关系， 献 上一些 银元也 
都洗 白了， 唯 独这汪 碧城， 是偏偏 逃也逃 不掉， 躲 也没地 方藏。 


汪碧城 不是汉 奸便得 定性为 汉奸， 这是 政治的 需要， 汪兆 铭虽死 ，其 


政治 影响力 尤存， 碧城作 为他的 血亲， 自然是 脱不了 干系， 加 上她接 
受过 日本的 教育， 扣一 顶汉奸 的帽子 就显得 顺理成 章了。 

碧 城就这 样稀里 糊涂地 被人出 卖了， 她自 己未曾 料想， 终有一 日自己 
的身份 会和汉 奸扯上 关系， 碧 城不晓 得世道 艰险， 更何 况摊上 这种事 
没有钱 打点是 万般不 行的。 

忽有 一日， 除奸 大队一 班人马 突袭了 碧城的 石库门 宅邸， 带头 的是个 
黑脸的 胖子， 那胖子 带着痞 子气， 分不 清是兵 痞还是 流氓， 嚷 道：谁 
是汪 碧城。 

碧城 和小倩 闻讯， 从厢房 里走了 出来， 小倩 应道： 找我 们家小 姐做什 
么。 

带头的 「黑 胖」 脸 上挂着 猥琐的 表情， 走 到碧城 的身前 打量了 一番， 
啧 啧赞了 一番她 的水蛇 腰和好 脸蛋， 淫 笑道： 不去 做舞女 可惜了 ，来 
人把 汪碧城 带走， 从今 以后这 房间里 的金银 物件， 一 律充公 没收。 

突如其 来的变 故令碧 城没有 防备， 一 班人要 硬拖碧 城走， 碧城 和小倩 
抵 死不肯 松手， 姊 妹十指 连心， 手指 互相打 着结， 碧城哭 嚷道： 小倩， 
去找胡 先生， 他 一定有 办法。 

终究她 们寡不 敌众， 加 上一介 女流， 力气 再大也 大不过 男人们 ，自从 


碧城 被带走 之后， 小倩四 处寻觅 起胡兰 成的下 落来， 可 是胡兰 成自身 
难保， 他是否 又会出 手救碧 城呢？ 


(六） 


小 倩四处 打听， 听说 管事的 姓祝名 鸿才， 据 小道消 息说： 只要 交足了 
保 证金， 碧 城小姐 就能放 出来。 小倩 想起当 年碧城 小姐对 她的好 ，便 
把 一只翡 翠玉镯 子赠予 了她， 时下 这只手 镯仍旧 戴在自 己的手 腕处， 
小 倩回想 起旧时 的姊妹 深情， 不觉眼 泪扑漱 漱落了 下来， 虽说 舍不得 
这只 镯子， 然 而救人 要紧， 于是 当了些 银元， 时下 办什么 事情， 法币 
是不及 银元管 用的。 

小 倩先是 自个儿 找到祝 鸿才， 希望祝 局长能 够惘开 一面， 放了 自家的 
小姐， 小倩 也没有 行贿的 经历， 不 知如何 行贿的 套路， 还未等 祝鸿才 
开口， 就 自个儿 掏出一 袋子银 元来， 她 单纯地 认为， 只 要贿了 银元， 
自 家的小 姐必定 能安然 无恙地 放出来 ，孰 不知这 行贿的 事是有 套路可 
循的， 光打 点一个 人又怎 么行的 通呢？ 


小倩 见竹篮 打水一 场空， 于 是根据 小姐遗 留下来 的通讯 线索， 找到了 
胡 兰成， 胡 兰成得 知碧城 被逮捕 入狱， 心 中尤为 痛惜， 自 责道： 我这 
是辜负 了汪副 主席的 嘱托， 碧城小 姐若有 个三长 两短， 我便是 罪过的 


了， 当初 我就应 该把你 们一起 带走。 


这时 胡兰成 的脑海 里便想 起一个 人来， 她便 是鼎鼎 有名的 交际花 「陆 
曼 贞」， 胡兰成 拍了下 自己的 脑袋， 对 着小倩 说道： 我 怎么把 她给忘 
了， 若她 能出手 相救， 碧 城必定 有救。 

翌日， 胡 兰成去 「俞记 客栈」 的俞老 板那里 筹备了 几棵上 好的西 洋参， 
又精心 挑了些 上好的 绸缎准 备给曼 贞小姐 送去。 

兰成 先是来 到扬子 舞厅， 向 服务生 询问起 曼贞小 姐的下 落来， 服务生 
说道： 舞 台上唱 「玫瑰 玫瑰我 爱你」 的 便是， 只 见舞台 正中央 站着一 
位聘婷 玉立的 女子， 一旁的 「阿娜 拉斯」 大 乐队正 在奏着 配乐， 兰成 
瞧得 清楚， 只见 她拥有 一张薄 薄的瓜 子脸， 颜 色粉嫩 白净， 下巴 尖俏， 
那 张娇小 玲珑的 嘴时开 时闭。 她用的 唇膏是 时下流 行的玫 瑰红， 脸的 
当 中是一 条笔挺 的鼻梁 ，犹如 白玉茎 。眼睛 随着音 乐的节 奏时睁 时闭， 
蛾眉 淡扫， 简直生 的妩媚 动人， 两 排浓密 乌亮的 长睫毛 在舞美 灯光的 
作 用下闪 烁着， 翻卷的 睫毛昂 藏无尽 风流。 

演出结 束后， 曼贞 回到卸 妆室， 顺 手从服 务生那 里接过 「姓名 贴」， 
只见 偌大的 「胡 兰成」 三 个字映 入她的 眼帘， 曼 贞心中 思忖： 怎么会 
是他。 


原来曼 贞曾经 是胡兰 成的坐 上客， 「汪伪 时期」 两 个人私 下关系 暧昧， 
曾几 何时， 曼贞便 成了胡 兰成的 情妇， 后 来汪伪 政权倒 台了， 胡兰成 
不知 所踪， 曼贞又 投靠了 警备司 令部顾 军长， 做了 他的姨 太太。 

然而顾 军长生 性风流 惯了， 那家 伙自然 是不管 用了， 曼 贞知道 若自己 
没 有一个 子嗣， 早晚会 因为自 己色衰 遭致顾 军长的 抛弃， 曼贞 想起胡 
兰 成心中 便生了 一计， 一 个荒诞 的念头 闪过： 何不 「借 精生 子」？ 
曼贞约 胡兰成 来到自 己的私 房处， 兰 成应声 邀约， 一进入 门来， 只见 
眼前 的陆曼 贞和舞 台上的 她判若 两人， 她 穿着一 件蓝底 小白花 的布旗 
袍， 手 腕处带 着一块 腕表， 看上 去倒象 是一位 小学女 教员。 

曼贞 说道： 多年不 见了， 你可有 曾想起 过我。 

兰成惭 愧道： 奈何 世道不 安稳， 我自顾 不暇。 

曼贞轻 笑道： 好一 个自顾 不暇， 这次来 找我什 么事？ 

兰 成直言 不讳地 说道： 我 想请你 救帮我 救出汪 碧城。 

曼贞 瞥了他 一眼， 阴阳怪 气的讥 笑道： 怎么， 汪 某人的 外甥女 成了你 
的姘 头了？ 

兰成 强压抑 愤怒的 情绪， 说道： 我 这次来 是有求 与你， 而不是 被你来 
奚 落的。 

曼 贞站起 身来， 双手 叉腰， 气道： 我背给 你听， “吾妻 曼贞， 并蒂于 
约， 誓与 岁月求 静好， 以 示两情 缱绻之 决心， 使现 实者复 归于情 ，怀 
疑 者复归 于信。 这是你 当初写 给我的 誓言， 好一个 负心的 胡兰成 ，曼 
贞双 手紧握 拳头， 对着 兰成的 胸口一 阵波浪 鼓似的 棰打。 


兰成 见状， 猛地抱 住曼贞 的腰， 用力 一提， 曼贞 的身体 便被腾 空使不 
上 力了， 兰成又 把曼贞 抱到沙 发上， 强行用 身体压 住她， 使得 她动弹 
不得。 

兰成 便道： 你闹够 了没， 我这次 来是真 心求你 事的。 

曼 贞道： 你 让我帮 你未必 不可， 只 是今天 得便宜 你一件 事情。 

兰成 追问： 便宜 我什么 事情。 

曼 贞道： 我的处 境想必 你是知 道的， 那 个老顽 固风流 惯了， 身 下那把 
枪 是不管 用的， 而我需 要你帮 我生个 儿子， 都说 你们男 人可以 找女人 
借腹 生子， 这次 得便宜 了你。 

兰 成道： 荒唐， 我们现 在又算 是什么 关系， 何况若 被顾军 长发现 ，你 
我是 要掉脑 袋的。 

曼 贞道： 这忙 你帮还 是不帮 
兰成 答道： 掉 脑袋的 事情我 不帮。 

曼 贞不顾 羞耻， 撕 扯起兰 成的衣 裤来， 兰成 慌道： 你要做 什么。 
曼贞一 边强脱 兰成的 衣服， 一边硬 是解了 他的裤 带倒骑 了上去 ...... 

完事后 曼桢讥 笑道： 现在害 怕掉脑 袋吗？ 我的胡 先生。 

兰 成道： 你现在 可以告 诉我， 如何 救碧城 了吧？ 

曼 贞整了 整褶皱 的旗袍 领子， 说道： 听说 她身边 有一个 侍女， 叫什么 
小倩 来着， 让她去 顶吧。 

兰 成道： 这怎么 可以， 不是 害人性 命吗？ 

曼 贞穿上 了高跟 尖头小 皮鞋， 摇 着身子 走到门 后边， 说道： 这 也是我 
唯一能 帮你的 办法， 至于 她愿不 愿意我 就管不 着了， 说 完合上 了门， 


自个 儿叫了 汽车 夫去了 顾 公馆。 


(七） 


胡兰成 又回到 了他熟 悉而又 陌生的 城市， 街道上 挤满了 小贩， 杂耍和 
马戏 表演， 衣 服褴褛 的小瘪 三正伸 长着满 是脓疮 的手， 一边向 路人沿 
街 乞讨； 时 而又有 一群学 生走上 街头， 高 喊着： 「反 饥饿反 内战」 ，旁 
边 则是一 群黑压 压的警 察围住 他们， 这 难道就 是临近 新春的 场景图 
吗？ 兰 成扪心 自问。 

时局 动荡的 年代， 人民 无心过 好年， 每 个家庭 都有一 顿无限 惆怅的 「离 
散 饭」， 这年 还是不 过好， 又 有多少 家庭要 在除夕 之夜伤 感呀！ 祸起 
战乱， 又有多 少支离 破碎的 家庭肢 解着社 会的脉 络图， 又重新 扭曲在 
一起组 建着变 态似的 家庭， 那个 年代， 人 都是变 态的， 所 以为了 求生， 
一切 的想法 都是变 态的。 

胡 兰成神 情显得 沮丧， 他来到 小倩的 住处， 对 着小倩 说道： 该 走的关 
系我 都走了 一遭， 要想救 出碧城 比登天 还难， 唯有一 个办法 可行。 

小倩急 切地追 问道： 什么 办法你 到是快 说呀。 

兰成 便道： 那就是 顶包， 用你的 人头换 碧城的 人头。 


小 倩听了 兰成的 办法， 起初觉 得惊世 骇俗， 后 来似乎 又想明 白些 道理， 
反倒淡 泊起生 命来， 想 想自己 活在这 个时代 亦是悲 凉的， 一个 「上诈 
下愚」 的 社会， 人心 亦是叵 测的， 从 北伐到 抗战， 又从 抗战到 内战， 
百姓的 日 子不曾 有 过片刻 安稳。 

心宇 将灭万 事休， 她 的脑海 里又浮 现出当 年汪副 主席演 讲时的 「和平 
运动纲 领」， 小 倩似乎 明白了 一切： 淡淡地 说道， 那就 用我顶 包碧城 
小 姐吧。 

是该行 刑了， 狱 警来到 关押碧 城的牢 房里， 问道： 要上 路了， 你还有 
什么 事情没 有交代 的吗？ 

碧城 说道： 我 想弹奏 一曲肖 邦的圆 舞曲。 

狱 警道： 这 里不便 有什么 钢琴， 只有唱 片机， 你 若想听 唱片， 我们放 
给 你听， 听完 就好上 路了。 

碧 城点了 点头， 这时留 声机里 传出悠 扬的琴 键声， 碧城 闭上双 眸静静 
的 聆听， 脑海 里又浮 现出南 一辉老 师的影 子来， 这是他 最后一 次给自 
己 弹奏的 肖邦圆 舞曲， 他的指 尖飞快 婆娑， 酣畅 淋漓， 钢琴触 键的音 
色是温 暖的， 如同 午后清 爽的阳 光沐浴 着她的 心房， 他 的琴键 扣动了 
少女 的情窦 初开， 然而 这一切 亦都是 没有结 果的。 

南 一辉的 钢琴独 奏声结 束了， 他的 目光游 向靠近 阳台边 上的日 记本， 
碧城观 影着他 的一举 一动， 他 走向哪 里碧城 就跟跟 在他的 身后， 南一 
辉 翻看日 记本， 只见里 面夹着 一张他 与碧城 在玫瑰 园时候 的合影 ，照 


片里的 碧城显 得有些 腼腆， 把 头微微 的伸向 南老师 一侧的 肩膀， 南一 
辉转过 抚摸了 相片里 碧城的 影子， 一滴泪 滚落了 下来， 又抬头 望见玻 
璃的反 光面印 着碧城 的影子 ，这一 幕让他 想起了 在日本 和美智 子离别 
时候的 情形， 美智 子的神 韵和碧 城如出 一辙， 仿佛 美智子 又活了 回来， 
若没有 战争， 想必 美智子 不会和 他阴阳 久别， 南 一辉转 过背来 ，对着 
碧城 说道： 我 该回日 本了。 

碧城 显得既 惊讶又 茫然， 问道： 什么时 候走， 怎 么那么 快就要 走了。 

南一 辉勉强 笑道： 是呀， 不 过我们 还会再 见的。 

话音 刚落， 南老 师伸出 臂膀， 搂住 碧城的 肩背， 在 她的额 头轻轻 一吻， 
碧 城吃了 一惊， 抬起头 望着南 老师， 只见 他的双 眸泛着 泪光， 似乎有 
许多 话想说 却又不 能说， 只是临 别之际 说了简 短一句 话来： 我 想你是 
不 会懂曲 中的缘 由的。 

碧城 显得既 吃惊又 惊喜， 她琢磨 着这个 南老师 吻别的 含义， 这 个吻究 
竟 是代表 「师生 情」、 「友 情」、 还是 「爱 情」？ 正当她 沉浸在 幸福的 
喜悦之 中时， 南老师 却提着 行李箱 离开了 琴房， 碧城眼 睁睁地 望着自 
己心爱 的老师 离去， 心中 翻涌着 「五 味杂 陈」， 她是多 么想飞 奔上去 
拥抱 住他， 恨不 得把他 捧在自 己的手 心里， 再也逃 不掉， 然而 她却连 
敞开心 扉想要 表白的 勇气都 没有， 对于她 来说， 离别显 得是这 样的唐 


突和 慌乱， 美 好转瞬 即逝。 


碧城回 到了现 实的场 景里， 她被 押送至 刑场， 然 后眼前 一黑， 后面发 
生的 事情她 亦无从 所知； 太 平洋的 彼端， 南一辉 为他的 「法西 斯著作 
理论」 付出 了生命 代价， 他 被处以 极刑， 这位双 手从未 沾染过 鲜血的 
日本思 想家， 碧 城的音 乐启蒙 老师， 却因 为生前 著作的 「不 义之 思想」 
给 亚洲人 民 带来了 沉痛的 灾难。 

故 事到了 结尾， 碧城 是活了 下来， 乱 岗上的 坟头， 没有 蒲松龄 笔下凄 
美 的女鬼 故事， 反倒 是现实 之中开 了一个 荒唐的 玩笑， 那位默 默无声 
的小 倩姑娘 以死衬 托了大 人物的 悲凉， 然而 祭奠她 的人， 不是 碧城， 
也 不是胡 兰成， 而 是广大 读者朋 友们。 


